
































































































































国或契丹蛮子[8],也可能叫“ 大明”或“ 中央帝国” 。它可能因为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未知的地方,
更可能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对已知世界的遗憾,而成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中国出现在西方人的知识地
图上,最早也要到十七世纪。但早在马可· 波罗时代十三世纪,中国已出现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那是一个















地图上的中国大部已容不下乐园想象时,想象地图上的香格里拉只好“ 迁址” 西藏。所以利· 费贡在《解
密西藏》一书中说“ 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 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P.Bishop）在《香格里拉的神话》中总结道“ 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是西藏乌托邦的精
华,其最基本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经验上比较可信,还表现在它基本符合当代人关于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一
个一与世隔绝的文明,‘ 丝毫没有来自外界的污染’ ,尤其没有‘ 舞会、电影、霓虹灯’ ,没有电报只有
一种神秘,‘深藏于爱的核心’ 的神秘这里没有时间的紧迫,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时间,一切都适度、悠闲,
温文尔雅,四周的高山是‘ 一道纯洁的屏障’ ,幸福山谷即使处在四周的荒蛮之地、也丰胶富饶,甚至可以




























































































一次两次“ 失误” ,人们怀疑某一种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断“ 失误” ,人们或许就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
象从来不曾真实,或者真实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










































































自身的投影” 。美好的中国形象中寄寓着他们理想的“ 最崇高的德行与情感” ,而邪恶的中国形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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